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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新探* 
 

段玉泉 

 

一  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的相关材料 

 

管主八与河西大藏的因缘，早在上世纪初就为王国维先生所示。王先生在考察上虞罗氏、仁和邵氏并

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残卷为元刊本时，援引了藏于日本善福寺的元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刊印的《大

宗地玄文本论》卷三之题记，实际上也就是管主八的发愿文。如今我们发现，相同的愿文亦藏于国家图书

馆和山西崇善寺，三个藏品尚存些微差别，但关于河西藏的记载完全相同，在此不妨重读一遍：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

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
①

，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华严大经一千余部
②

，经、律、论、疏钞三百余部
③

，华严道

场忏仪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三千余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金银字书写大华严、

法华等经，共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仪，刊施佛像图本，斋供十万余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诵大华

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

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

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

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

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

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

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装严无上佛果

菩提、西方教主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圣后齐年，太子诸王福

寿千春，帝师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熟而人民育。上穷有顶，下及

                                                        
① 原作“三十余藏”，误，据崇善寺本改。按，崇善寺本提“五十余藏”，又碛砂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发愿文有：

“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结合本愿文提及印制河西字大藏三十余藏，可知汉本大藏经为五

十余藏。 
② 崇善寺本作“三百余部”。 
③ 崇善寺本作“五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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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法界怀生，齐成佛道者。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谨愿。
①

 

内容相似、行文更为简短的另一则发愿文，见于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 1959年影印的《碛砂藏》第 586

册遵字 9《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 9末，及藏于日本的碛砂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内容为： 

上师三宝加持之德，皇帝太子福荫之恩，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华严

诸经忏、佛图等西蕃字三十余件经文外，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版未完，施中统钞贰佰锭及募缘雕

刊，未及一年已满千有余卷，再发心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施财叁佰锭，仍募缘于杭州路，

刊雕完备。续天下藏经悉令圆满，集于（是）功德，回向西方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势至、海众菩萨；祝

延皇帝万岁，太子诸王福寿千春，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者。大德十年丙午腊八日，宣授松江府（路）僧录

广福大师管主巴谨题。
② 

王国维先生依据前一愿文中关于河西字大藏“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西蕃字大藏“施于土蕃（吐

蕃）”的记载，推断“河西字即西夏字，西蕃字即藏文”。又进一步援引伯希和 1908 年于敦煌发现的西夏

文佛经残页作印证，指出此实物“盖即管主八所施河西字大藏经三十余藏之一”，因为残页上有一汉文印

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
③ 

继伯希和发现西夏文佛经残页之后，在实物材料方面，敦煌莫高窟北区先后又出土了两件捺印相同汉

文印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一件系张大千于 1941-1943年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发掘的百余件文书之

一，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另一件为近期（1988-1995 年）敦煌研究院对北区 248 个洞窟进行六次发掘清

理，从 B159窟发现的诸佛经残页之一，编号为 B159:26。史金波先生对 B159:26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研

究，内容如下： 

上下双栏，仅存经文 3行，楷书，为一经末尾，末尾为“龙树菩萨禅陀迦王说法要偈  言”。“言”是

该经卷所标函号。后尚有汉字“三”，或为后来所加。此经名称应为《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汉

文《大藏经》有唐义净译《龙树菩萨劝戒王颂》，异译本有刘宋求那跋摩的《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

偈》。此次敦煌发现的西夏文本与后者同名。最重要的是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
④

 

关于《河西字大藏经》的研究、介绍都少不了《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管主八发愿文及捺有管主八印

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而史金波先生关于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译证以及对国图西夏文

藏品的整理及研究又为我们认识河西字大藏提供了更为充实的材料。 

 

二  管主八主持雕刻河西藏问题探讨 

 

持管主八主持雕刻河西藏的观点由来以久。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周一良先生翻译的聂斯克、石滨

纯太郎合著的《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就有相关的记载： 

又自罗太后发愿写经以后，至管主八刻经之间，就西夏国情论，雕刊全藏事能行与否，亦属疑问。管

                                                        
① 此依国图本录。 
② 此依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1),78页）引文录。参见

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编《东洋史苑》第 36号 76页）。两文内容大抵相同，惟
末尾题款有别，《圣妙吉祥真实名经》题：“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谨题”。 

③ 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观堂林集》(4)，中华书局 1959年，1051页。 
④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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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八之大万寿寺本定为唯一之全藏刊本也……
①

 

若断管主八刻本为华严经式，则其他皆别行经本乎？抑谓管主八集彼以前之别行刻本，添其不足，补

其遗漏，以完成一藏乎…… 

王静如先生在《河西字藏经雕版考》文中亦有此类记载： 

……至大德六年雕版始克完备，后即施于西夏诸寺院。而内容果如何耶？吾辈固不能不注意此次雕印

之主办人也。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后有大德十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

愿文，载大德六年，河西字雕版完备，与施河西字藏经于宁夏之事，则主持人当为管主八无疑。
②

 

最近的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也大都坚持这些说法，此不一一列举。概括之，都将大德六年于杭州路大

万寿寺刊印河西藏与管主八印造河西藏等同起来、视为管主八主持。 

这一观点似乎均源于《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之发愿文。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史金波先生在其

研究过程中首先注意到了此发愿文的记载与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相矛盾的地方。即前

者所提管主八印造河西藏“三十余藏”，后者则提大德六年始成，“奉上敕施印十藏”。两者印造数字不合，

史先生因之提出大德六年两次印制的观点，第一次印制十藏，第二次印制三十藏。
③
这一区分是令人可喜

的。而当我们对这两则愿文深入阅读和细加比较之后，发现不仅仅是可以做两次印制的区分，因为管主八

是否主持雕刻了这一大藏经、管主八施印河西藏又是否在大德六年已成疑问。 

先看《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的相关介绍：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

藏经五十余藏……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

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

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大德十年丙午腊八日，

宣授松江府（路）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谨题。 

造成误解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

严诸经忏板”一句的解读，即误将皇帝圣旨中的内容当作管主八所发出的行为。圣旨中所说的河西字大藏

经经板于“大德六年完备”，从圣旨发出到经板完备，这一善缘令管主八敬仰，才有下文“钦此胜缘，印

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之说，这才真正是管主八的善举。因此单凭这一发愿文的记载是无法得出杭

州路大万寿寺雕刊的河西字大藏经是由时任松江府的一个僧录——管主巴主持的。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则更为详细的记载了皇帝发出圣敕以及万寿寺刻本的刊刻过程。

相关内容兹录如下： 

后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令国土盛。慧提照世，法雨普润天下，大夏为池，诸藏潮毁全无皇元

界朝，中界寂澄，上师结合胜弱，修整一藏旧经。至元七年，化身一行国师，广生佛事，具令校有译无。

过如意宝，印制三藏新经。后我世祖皇帝，恩德满贯天下，令各国通。高道胜比万古，四海平安。八方由

甸时经，深信三宝。因欲重举法幢，法师慧宝，深穷禅法密律，志多长意，上圣欲愿满故，令经院？西壁

小狗铁等报，以不可解德音，发出圣敕，江南杭州石板当做己为，以主僧事西壁土情行敕，知觉和尚慧中

                                                        
① 聂斯克、石滨纯太郎：《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1年。 
② 王静如：《河西字藏经雕版考》，民国丛书《西夏研究》第一辑。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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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始先遣。龙象师中选有多行者，以取旧经先后二十余人。至元三十年，万寿寺中刻印。应用千种、施财

万品数超过。成宗帝朝，大德六年夏始告完毕。奉上敕施印十藏。
①

 

这一愿文给出了万寿寺刻本的详细信息： 

①雕刊河西藏的圣旨由世祖皇帝发出； 

②雕刻地点：杭州万寿寺； 

③雕刻起止时间：至元三十年至大德六年夏（时间跨世祖皇帝及成宗帝）； 

④参加雕刊的人员先后有西壁土情、知觉和尚慧中、龙象（喻有德高僧）师中多行者，参加旧经（当

指至元七年，一行国师主持印制三藏新经）雕刻的人员二十余人。其中的主持人当是西壁土情。 

⑤施印数量：十藏。 

看来，杭州万寿寺雕刻的河西藏，管主八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与上文对《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

文的理解是一致的。 

那么，管主八“印造”的三十余藏该如何理解呢？他是重新雕刻印造还是在万寿寺刻本基础上重新印

刷的呢？根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于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不妨作一推测。《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提“印

造”三十余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发愿文则提“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而在下文关于

碛砂延圣寺大藏经版未完部分及秘密经律论部分，则明确提“雕刊”、“刊雕”等词语，这说明他在用词上

是有分别的。管主八雕刊的碛砂藏续经及秘密经律论，后面多半有或长或短的发愿文，如果他亦雕刊河西

字藏经，按理也应该附有类似的发愿文。既然有发愿文，也就没有必要再在佛经上捺印什么“僧录广福大

师管主八施大藏经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这样的题记。这样做，恰恰可以说明管主八印制的

这些佛经在刚印出来的时候没有反映管主八的任何信息。因此，可能的情况是，管主八并未雕刻河西藏只

是“印施”而已，不但如此，他所印施的五十余藏碛砂经也应该用的是旧板。既然他使用旧板，就极有可

能是杭州万寿寺板，因为这套河西藏经板仅印十藏，废而不用，浪费大矣！  

至于他印施的具体时间，发愿文上并没有明确显示出来，但大体时间范围是可以推出来的，其上限在

大德六年夏以后，其下限根据发愿文中“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

财募缘，节续雕刊（续碛砂藏）”的记载，在大德十年闰正月之前早已完成。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内，除印

造三十余藏河西藏等外，还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至此，管主八印造

的三十余藏河西藏时间只能大略地定为大德六年至大德九年间。 

 

三  管主八施印《河西藏》残片考 

 

伯希和与张大千发现的实物虽亦为多人提及，但其西夏文本内容终未见阐述。此逐一考释，以期对河

西大藏经有进一步了解。 

1．伯希和藏品  

伯希和发现的这件实物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近期，束锡红女士在《敦煌研究》披露了这件文献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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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版。据她介绍，该文献高 29.5cm，宽 12.0 cm，编号为 110+112（r924）①
（见图 1）。 

从图版看，这一纸残页上、右皆残，下有双栏，左近边上、中、下有三个图案印记。西夏文字存 3行，

首行残缺不全，其中第 2行与底 3行间的空间很大，管主八的汉文印记分两行排列于此空间，墨迹明显比

西夏文字要浅，显然是在佛经印好之后压捺上去的。现将上面的西夏文字转抄如下并逐加对译、转译： 

1． 亡茸稨□□[笒]累阶 

波罗蜜□□[具]足能 

2． 笒累吞阶窾蘦絅笒累阶腞菞 

具足不能故此因具足能者大 

3． 繫礌皽梭萰灯蒤吨    蜙 

度本母卷八十七第    能 

转译：1． 波罗蜜□□能具足 

2． 故不能具足，因此能具足者大 

3． 度论卷第八十七 

经核查，这段文字应出自《大智度论》，是《大智度论》卷八十七末尾的一段文字。先将《大藏经》

的相关部分摘引如下： 

有何恩分？ 

答曰：得无生法忍菩萨，行是六波罗蜜为难。所以者何？得无生法忍寂灭心，应受涅盘乐。而舍此寂

灭乐，入众生中受种种身，或为贱人或为畜生等，是则为难。生身菩萨贪爱未除，着佛身故以身布施，是

为悕望非清净施，是故不如，复次行。无漏无相六波罗蜜．．．，是时能具足．．．；有漏有相，则不能具足．．．．．。是故能．．．

具足者．．．有大．恩分 

大智度论卷第八十七．．．．．．．
②

 

除个别地方转译有些微出入，西夏文本还多出了一个“蜙”字，译成汉文为“能”，当是该经卷所标

函号。完全可以肯定残页即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八十七的末尾部分。同时，也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残页的第 2行和第 3行之间有缺漏，即缺少了正文的“有”、“恩分”和尾题的“大智”等文字。一般来说，

尾题应独占一行，第 2行所缺少的“有”、“恩分”亦另自一行，下面空出来的地方恰好可以压捺上汉文印

记。也就是说在这个残片的残存空间内，实际上有 4行文字，只是实际的第 3行只有三个西夏字，然后另

起一段。这正好可以解释两行西夏文字之间为什么留有这么大的空间，实际上这并不是为压捺汉文印记而

预留的空间，而是在原文寻找有空隙的地方压捺上去的。 

2．日本藏残页考 

日本天理图书馆馆藏的残页图版见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卷一后的附录（见图 2）。从图版看，此

页似为经折装的一面，上残，下有双栏，存西夏文六行，汉文印记压捺在第 3行下的空隙处。残叶上的西

夏文内容亦转抄如下并逐加对译、转译： 

1． 揉科搓翓哗揉簁氦谴袭癐  

                                                        
① 束锡红：《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价值》，《敦煌研究》2005年第 5期。 
②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卷 675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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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内有色无界非五趣中俱 

2． 焚帝竛耻笗科焦毯菗肔怖 

       慈授子地狱内所生浴室是 

3． 磵禑铜 

       颂言说 

4． 栏落  籋科筃庭属魏科  

       受者  我非他行(助)亦非 

5． 絅怖  竃秲篟栏蕽箔籋  

       缘是  身灭不受闻曾我 

6． 壳蟅緛蘦磵蕽篎硆笗蛜膁 

       量众生此颂闻已地狱苦脱 

转译：有界内，非无色界。五趣俱有。 

慈授子，生地狱中，是浴室 

说颂言： 

受者，非我亦非他所行。 

是缘，身不灭我曾受闻。 

量众生，闻此颂已，脱地狱苦。

经核查，这段文字应出自《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是《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第二十九将近末尾

的一段文字。先将《大藏经》的相关部分摘引如下： 

云何供养？答：此有二种。一财供养，二法供养。财供养者……问：此法供养，在何处有？答：此法

供养，在欲色界，非无色界。五趣皆有。地狱有者，如慈授子，生地狱中，谓是浴室。见诸苦具，便说颂

言：尝闻世间受苦乐，非我非他之所作。受诸苦乐皆缘身，身若灭无谁复受。时彼地狱无量众生，闻此颂

已，脱地狱苦。从彼命终，生天受乐。……① 

此残页《西夏语之研究》图版题为“管主八之愿文”，松泽博在《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文

中题为“未详佛典”。前者所说的愿文可能是就残页上的汉文印记而言，后者所言未详是指其中的西夏文

内容。然而，题“管主八之愿文”有失稳妥，这一印记虽有“永远流通供养”之愿，但并未成文。 

 

四  管主八施印河西藏与大德十一年河西藏比较 

 

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保存至今的虽然只有三个残片，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形制的探讨。下面根

据天理图书馆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残片（此残片页面相对另两件完整些）的页面进行初步推测。上

文提及，此页面似为经折装的一折面，上残（有被裁去的痕迹），下有双栏，存西夏文六行。六行文字中，

第 1、2、6行行格完整，均存 11字。对照汉文大藏经原文，可以推知第 2行上缺少“地狱有者，如”5字，

第 6 行上缺少“时彼地狱无”5 字，同样也可推知第 3 行上缺少“见诸苦具，便”5 字。毫无疑问，此佛

                                                        
①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7卷 152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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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残片原件的经文每行 16 字。用同样的方推测法藏《大智度论》卷第八十七残片、敦煌藏《龙树菩萨为

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片，得出的结论一致，都是每行 16 字。至此，可以对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

的行制作一初步描述： 

经折装。上下有双栏。每折面文字 6行，行 16字。 

显然，这种形制和国家图书馆藏大德十一年河西藏（行 17 字）不同。国图藏品中，有明确关于河西

藏文字记载的佛经有：B11·049（3.17）《悲华经卷第九》
①
、B11·050（4.01、4.02）《说一切有部阿毗达

磨顺正理论卷第五》
②
、B11·051（di7jian）《经律异相卷第十五》

③
。综合这三件藏品的特点，可以看出

大德十一年河西藏形制的详细情况： 

1．佛经卷首都有一组相同的版画。版画由两纸粘贴而成，每纸三折面，含说法图一幅 3 折面，祝赞 4

折面，韦陀像 1 折面。祝赞中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

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按，这种版画风格和元代《普宁藏》风格极为相似，不知是《普

宁藏》影响了《河西藏》，还是《河西藏》影响了《普宁藏》。） 

2．佛经正文每纸 6 折面（版画每纸 3 折面），一面 6行，一行 17字； 

3．板间接纸处首刻一西夏文字，余下皆为汉字。西夏文字为每一经卷首字；汉字内容依次为经名、

卷次和板序数，间或有刻工名字。 

4．版幅高 33 cm、宽 12cm 左右，上下双栏，间有单栏，栏高 23.8cm 左右。 

由于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实物的限制，没有办法就上面那几个特点进行详细比较，但是两种佛

经行格字数的不一致，预示着它们存在着不同的形制。顺便提及的是，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与木刻

本《华严经》的行制也存在着行格字数的不一致。因此，将木刻本《华严经》视为管主八施印的另一种河

西字佛经也显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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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⑤》，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年，第 219-262页。 
② 见《中国藏西夏文献⑤》，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年，第 263-313页。 
③ 见《中国藏西夏文献⑤》，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第 314-368 页。 


